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苹果熟了的时候 

夜半。月亮刚刚从板栅后列队站着的一排高高的菩提

树后升起来，透过果树的梢头，照在对面一所小楼的后墙

上，照在下边一块用矮篱同园子隔开的小小的石砌院坝

上；楼里低矮的小窗后的白色帘子，给月光一照显得越发

明晃晃的。这当儿，仿佛有一只小手探进窗帘中间，轻轻

地把带子分开了。接着，窗前突然出现一个少女的身影。

她头上包着一块白头巾，正举起一只小小的女式手表对着

月光，像是在仔细观察着表上的指针的移动。这时远处的

钟楼正好敲十一点三刻。 

楼下，花园灌木丛之间的小径和草坪上，晦瞑幽暗，

万籁俱寂；只有蹲在李子树上的一只黄鼠狼，在嘁嚓嘁嚓

地吃它的晚餐，用尖爪搔得树皮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。可

蓦地，它警觉地扬起了腮帮：园外的板栅上，哧的一声响，

一个大脑袋便探了出来。黄鼠狼一下跳到地上，在房屋间

不见了；从园外却慢慢翻进来一个矮笃笃的小男孩。 

李子树对面，离板栅不远，立着一棵不十分高的苹果

树；眼下果子正好熟了，满满地挂在枝头，枝丫差点儿没

给压折。小家伙想必很了解这树，只见他一边踮起脚尖绕

着它转圈，一边笑眯眯地冲它点脑袋。然后，他一动不动

地站了一会儿，竖起耳朵听了听周围，便从身上解下一只

大口袋来，拿着口袋小心翼翼地开始爬树。不多时，他已

蹲在树杈间，苹果也就一个接着一个，以快而均匀的节奏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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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进了他的口袋。 

可冷不丁儿地，一只苹果不留神掉到地上，一滚滚进

几步开外的一丛小树下；而在树下一个非常非常幽蔽的角

落，却立着一张小石桌和一条长石凳。在这石凳上，小家

伙可万万没想到，此刻竟胳膊肘支着桌面，纹丝不动地坐

着个年轻人。苹果碰到他的脚，吓得他一跃而起；他定了

定神，才蹑手蹑脚地钻出树丛，走上小径。抬头望去，他

发现月光里一根果实累累的树枝先轻轻颤动一下，紧接着

便摇晃起来，越摇越厉害，越晃越厉害，随之又见一只手

伸进月光中，摘下一个苹果后又缩回深黑的叶丛里。 

站在下边的年轻人悄悄溜到树底，终于看清了那个像

一条黑色大土蚕似的攀附在树干上的小偷。年轻人尽管留

着两撤小胡子，穿了件饰有波浪形凹边的狩猎外套，却很

难说是否猎人；只不过，此刻他必定是心血来潮，突然生

出了打猎的兴致。只见他屏住呼吸，手伸进树枝，轻轻地，

但却牢牢地，一把捏住了那只悬在树干边的无力反抗的脚

脖子，好像他在园中等了半夜，仅仅就为逮住苹果树上这

个小偷似的。脚脖子哆嗦一下，上边摘苹果的活儿停止了，

可谁也没开一声腔。小家伙的脚拼命往上缩，年轻猎手牢

牢抓住不放；这么相持了好一会儿工夫，小男孩终于讨起

饶来。 

“好先生！” 

“小鬼头！” 

“可谁叫它们整个夏天都冲篱笆外瞅呢！” 

“等着吧，等我来惩治惩治你！”年轻人说着便往上

一伸手，抓住了小家伙的裤脚。“怎么这样粗啊！”他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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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还是曼彻斯特呢哩，好先生！” 

猎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，设法用空着的手打开了

它。当小男孩听见小刀啪的一声弹开来时、便做出要往下

爬的架势。可年轻人印制止他。“别动！”他厉声道，“你

这么是着对我正好！” 

小家伙像是完全抓了瞎。“我的上帝啊！”他说。“这

裤子可是我师父他的呀！难道您就没根棍子什么的吗，亲

爱的先生：您可以单独和我算账嘛！这样会更有意思一些，

简直称得上一种运动；我师父就常讲，这跟骑着马遛弯儿

似的对身体有好处！” 

然而猎手还是割了一刀。当小男孩感到凉飕飕的小刀

贴着他的肉一下滑过去以后，装得鼓鼓的口袋便从手中掉

到了地上；年轻人则把割下来的布片揣进自己的背心口袋

里。“嗨，这下你好下来啦！”他说。 

谁料却没有回音。一秒钟又一秒钟他过去了，小家伙

仍然不下树。原来，正当下边在割他裤子的时候，他在上

边突然发现，对面房子里有一扇小窗慢慢开了，从窗里伸

出一只小小的脚来小家伙清清楚楚看见那脚上的白袜子

在月光下闪亮，跟着便在院子中出现一个少女的身姿。她

用手把着敞开的窗扇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走到矮篱门边，向

幽暗的园中探过来半个身子。 

为了看清这一切，小家伙伸长了脖子。看着看着，他

脑瓜地里像是有了主意；只见他嘴巴一直咧开到了耳根，

叉开双腿稳稳站在两棵树对着的枝丫上，一只手捏拢割破

了的裤子。 

“喂，快点呀！”年轻人催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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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很快，”小家伙回答。 

“可是，”小家伙一边应着，一边啃了一口苹果，连

树下的猎手也听见他牙床相磨的声音。“可是，我偏偏是

个鞋匠呀！” 

“你要不是鞋匠又怎么样？” 

“我要是个裁缝就好了，那我便可以自己把裤子上的

洞补好。”他说罢，又大嚼起他的苹果来。 

年轻人在自己口袋中摸索铜毫子，但摸到的只是一枚

两塔勒的大银元。他本已打算抽出手来，这时却清清楚楚

听见下边花园的篱笆门吱嘎响了一声。远处教堂的钟正好

敲十二点。年轻人猛然一惊。“傻瓜！”他嘀咕着，拍了一

下自己的额头，随后又把手伸进口袋，同时和气地说： 

“看样子你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吧？” 

“这您知道，”小家伙回答，“没啥不是辛辛苦苦挣来

的啊。” 

“接住，请人替你把裤子补一下！”年轻人说着便把

银元扔上去。小家伙伸手接住，凑着月光翻来覆去检查一

通，然后狡黠地笑着把它揣进了口袋里。 

在长着苹果树的土坛旁是条长长的小径，小径上响起

了细碎的脚步声和衣裙扫过沙地的悉索声。猎人咬紧嘴

唇，下定决心用暴力把小鬼头拽下来；但那一位却谨慎小

心地早把脚缩上去了，一只接着一只；年轻人白费脑筋。 

“听见了吗？”他气急败坏地说，“你可以走啦！” 

“当然，”小家伙回答，“只要拿到了口袋！” 

“口袋？” 

“它刚才从我手里滑下去喽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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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 

“喏，好先生，您刚巧站在下边嘛！” 

年轻人弯下腰去拾袋子，提了一下重又放回地上。 

“您只管猛劲儿往上扔呀，”小家伙说，“我准能接住

的！” 

猎人绝望地瞅了树上一眼，只见那矮墩墩的黑色身躯

叉开腿站在树枝上，毫不动弹。前面的细碎的步履声越来

越近，越来越急，他便赶紧跑到小径上去。 

还没等他看清楚，姑娘已经扑到他脖子上。 

“亨利希！” 

“上帝保佑，别响！”他捂住她的嘴，用手指指树上。

她怔怔地盯着他，可他根本顾不上，只用双手推着她进了

小树林。 

“小鬼头，该死的！当心下次别碰在我手里！”说着，

他一把拎起地上那沉甸甸的口袋，哼哧哼哧地举到头顶

上。 

“是的，是的！”小家伙说，同时从年轻人手中接过

袋子，“怪不得这么沉，都红透了嘛！”接着，他从衣袋中

拽出一很短带子，用牙齿咬住袋口，腾出手来将带子打成

活扣，紧紧扎在袋口上，然后再把口袋往肩上一搭，搭好

后又仔仔细细作了一番调整，把胸前和背后的负担分配得

不多不少，刚刚合适。等这件事也令他满意地完成了，他

才抓住头顶上一根横住的树枝，用两手抱着使劲儿摇起

来。 

“有贼啊！贼偷苹果啦！”小家伙拉开嗓门喊着，熟

透了的苹果顿时僻里啪啦掉了一地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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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脚下的小树林中传出一阵嘁嘁嚓嚓的响动，一个女

孩子尖叫一声，花园的篱笆门随之咣的一响；当小家伙再

一次伸长脖子往外张望时，只看见小窗户正好关上，白裤

子又消失在窗里。 

转瞬间，小家伙已分开两腿骑在花园尽头的板栅上，

眼睛巡视着大路，看见他那位新相识拉开双腿，逃进了园

外的月亮地里。与此同时，他把手插进衣袋，捻弄着他那

枚银币，吃吃地暗笑起来，直笑得他背上的苹果都跳起了

舞。末了，等主人全家都拎着棍子提着灯在花园中奔来跑

去时，他才悄悄溜下板栅，大摇大摆地横过大路，走进旁

边一座园子，那儿便是他的家。 

普赛奇 

八月里的一天上午，阳光灿烂；可是气候却异常恶劣，

西北风猛刮着，白沫翻涌的巨浪让狂风和怒潮驱赶着，冲

进一直通到城市跟前的两道大堤中间的宽宽的海峡里。岸

边上，相隔着一定的距离，挂着两只供游泳者小憩的木板

搭成的筏子，这时筏子更是颠簸跳荡不已；城里的人们多

半已在谈论即将到来的风暴，在海滨似乎意见也完全一

致；须知那平常是如此热闹的浴场，今天已完全没有游客。

只是在离城最远的那只木筏旁边，在一幢匍匐在凸岸上的

小棚屋跟前，立着管理浴场的老妇人那瘦骨嶙峋的身躯；

她头上戴的大软缎帽已经退了色，长长的带子在海风中猎

猎飘动；她两只手紧紧地拽着身上的罗纱裙子。她无事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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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；妇女和儿童们用的游泳帽和浴巾都安安静静地躺在棚

屋内的格子里。 

“我回家去吧，”她自言自语说，“这样的鬼天气谁都

不会来了。” 

她一把抓住飘到了眼睛上的帽带，顺着大堤朝城市的

方向望去。一群拴在岸上的绵羊，被绳子尽力拽住，紧紧

挤在一起，背冲着狂风；除此一无所见。可是不然！在对

面的堤上，走来了两个男子，此时正顺着大堤的外侧，下

到根据游客们的组成情况而不得不留给男人们使用的另

一只木筏边去；他们把随身带来的亚麻布浴巾举在脑袋

上，让它们随风翻飞；他们年轻的嗓音，他们爽朗的笑声，

都传不到老妇人跟前来；风从他们嘴边一下子就夺走了欢

声笑语，向着城市的方向吹去。 

“本来满可以呆在家里啊，”老妇人瞅见他俩消失在

木筏子的一道门里，又嘟嘟囔囔地说，“可跟我不相干；

我这就回家去！” 

她从腰里掏出一只假金壳的大怀表来，用手指指着表

盘上的数目字。“这样坏的天气只有一个人可能来，不过

她来的时间已经过了；马上就会持续涨潮半个小时，而这

个人，她总是连第一次退潮也等不及的。” 

老妇人已经抓住冲北开向大堤的棚屋门准备关上，这

时她最后朝城市的方向瞅了一眼，不禁立刻用双手捧住了

脑袋。 

“我的圣母玛利亚啊，”她叫起来，“简直叫人不敢相

信！那儿来了一个女的，那就是她来啦！” 

从通向城市的堤坝上走来的果然是个女人，不，是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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姑娘，是的，简直还是个含苞待放的少女；冒着狂风和寒

冷，她迅速地走近了。扁平的草帽早已从她头上刮落，她

抓住带子将它提在手中；闪着金光的发誓让风吹散了，飘

散在带着青春气息的脖子后面；她越走越快，黑色的眸子

注视着远处。当她看见仍然站在棚屋前的老管理员瘦削的

身影时，便飞快地冲下堤坡，越过滩头，奔到了她的面前。 

“卡蒂，”她叫着，“卡蒂，我直到现在才能来；我已

经担心你回家去了啊！” 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”老妇人喃喃道，“只可惜我太傻了点

儿！” 

“你，卡蒂！别抱怨！”姑娘一边举起食指来威胁老

妇人，一边温柔地望着她的眼睛。 

“可是不成啊，小姐！”老妇人替姑娘把覆在前额上

的金发抹到脑后，又说。“这才叫好哩，卡蒂！今儿个此

地既没有小娃娃，也没有老奶奶；今儿个我是这片浴场的

唯一的女王，只有我以及我头顶上飞翔的鸟儿！瞧那只银

色的海鸥多么美呀！乌拉，卡蒂，真叫痛快！” 

“是的，是的，小姐，连鸟儿们今天都飞到陆地上去

了。” 

“或者干脆讲，它们是让风给赶至］那儿去了！可我，

卡蒂，却不吃这一套！” 

老婆婆满脸惊恐地瞪着她。“不过，孩子，你只瞧瞧，

那筏子像个摇木马似的额上簸下；加之过去的路已经淹在

水下一脚深了哩！” 

年轻的姑娘踮起脚尖，朝岸边望了望。“当然啦，”她

快活地点点头说，“我必须在你的棚子里脱下鞋袜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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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俩进去的那半间棚屋，此刻看起来倒是挺舒适的。

自然里边的墙壁也只是光木板；但正对着门摆了一张铺着

彩色软垫的小卧榻，榻旁紧靠那些存放游泳救生器械的格

子箱，立着一个木架，架上有棕色的咖啡壶、筒子、罐子

和咖啡杯；中午的阳光透过朝向城市的小窗射进来，整个

房间都显得温暖、明亮。 

“嗯，”姑娘笑嘻嘻地冲着木架点了点脑袋说，“枢密

顾问夫人、参事夫人和男爵夫人，她们兜儿里通通有开你

的咖啡罐和糖罐的钥匙；瞧吧，它们面前现在自然是挂着

锁的，我们这些人就别想好事儿啦，卡蒂。” 

“可小姐，您在游泳后不是跟那三位老夫人不一样，

一点儿咖啡不喝吗？” 

“是的，我是不喝，卡蒂；可你呢，你上哪儿去喝你

那一杯呢？” 

“我吗，小姐？我在家里有的是苦荬，就连那牡猫都

可以分到一份哩。” 

然而少女却把手伸进自己衣服的开口里，很快掏了两

个小小的纸包出来放在木架下面的桌子上。“莫加，”她说，

“而且炼制得好极啦！妈妈特意包好了带给你的；她清楚，

今天你必定是专为我一个人守在这里。喏，快点燃你的酒

精炉子，煮你的咖啡去吧；还有你的牡猫，也请代我问候

它！” 

姑娘坐在沙发上，开始脱鞋和袜。老太太站在她面前，

慈祥地看着她；但她没有说什么感激话，而只讲： 

“您妈妈没有忘记我。”过了一会儿却问，“可是，小

姐，妈妈她同意您来吗？”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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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妈妈同不同意我来？妈妈可不像你这样是个胆小

鬼！你真该害羞才是，卡蒂，白长这么大的个子！” 

“就算是吧，就算是吧，小姐，咱不同你争。可我永

远不会忘记我常常是怎样担惊受怕，当我在您外祖父家

里，在老市长家里当保姆的那会儿；您那妈妈呀她不会见

我的怪的当初就跟小姐您现在完全一个样！” 

姑娘已把自巴赤裸的双脚蟋缩到沙发棱上，让它们舒

舒服服地晒着温暖的阳光。 

“再给我讲讲吧，卡蒂，”她说。 

老太太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来。“好，好，小姐；我

已经给您讲过多少遍了。可现在还经常看见她原来的模样

儿，您那妈妈，我是想说那个八岁或九岁的小丫头。头发

也黄得跟小姐一样漂亮！” 

“黄头发，卡蒂？太感谢你啦！” 

“不是黄头发吗，小姐？喏，反正很漂亮是不是？” 

“是的，卡蒂！不过妈妈的头发今天比我的漂亮得多，

不是吗？她过去总是梳着两条长长的、大大的辫子，对不

对？” 

老妇人点点头。“当她跑跑跳跳的时候，它们飞起来

才叫好看哩！” 

“可是，卡蒂，难道她从来不规规矩矩地走路，就像

我和其他人一样？” 

“您是说就像小姐刚才冲下堤坡那样吗？”说着，老

太太用自己粗硬 

少女不再挑逗她的老朋友；这时她不只是小小的耳

朵，还有那微微张开的嘴儿，以及那双黑黑的眼睛，都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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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倾听着老妇人的故事。 

“我当时是她妹妹的保姆，是你姨妈艾尔莎白的保

姆，”老太太继续讲，“顺便当然也要照看一下您的妈妈；

可是谁又能一直管住这个野丫头呢？再说那围墙在大花

园的顶下边，我们并不每天上那儿去。可今儿个，在玩得

最痛快的当口，我们偏偏倒又去了。老市长还穿着他那花

睡衣，头上戴着尖儿耷拉下来的睡帽。他一直是这么一位

和和气气的先生。‘走，卡蒂，’他说，‘抱上艾尔莎白；

我想让你们看看我在围墙边上种的毛莫去！’可我们看见

了什么哟，小姐，我们看见了什么哟！”姑娘点了点头。

“那小不点儿坐在足以摔断人脖子的围墙上，周围挂满了

鲜花，就像个童话里的公主似的；她正用一柄小勺在手上

端的一只小碗里搅着，然后把碗凑到嘴边，做出真在喝什

么的样子，还神气十足地冲对面的大布娃娃点着小脑袋瓜

儿；这布娃娃也坐在小桌子旁边的一张小藤椅里。我浑身

一哆嗦，差点儿没把您的小姨娘艾尔莎白掉到地上；市长

先生毛发倒竖，睡帽也给项了上去；他穿着自己的漂亮睡

衣站在那儿，目瞪口呆，一声也不敢吭。她自己终于发现

了我们。‘啊，爸爸！爸爸，还有你卡蒂！’她惊异地说，

非常可爱地扭过小脖子来望着我们。可爸爸只是无声地一

个劲儿向她把手。‘你这是做什么呀，亲爱的爸爸？要我

下来，到你那儿来？马上，马上！可是接住，爸爸！’我

们还没看清楚，她就已经把自己的小杯子、小勺儿什么的

通通扔给了市长先生；而他呢，一句话不说，只是尽可能

地去接住那些玩艺儿。随后，小桌子上空了，她才抱起在

娃娃，像个踩钢丝的演员似的三脚两步跨到花园的围墙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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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，啊上帝啊！我和市长先生还有艾尔莎白小阿姨一起叫

起来突然那抱着大市娃娃的小淘气自个儿往下一纵身，端

端正正落在市长先生培植毛茛的花坛中间！” 

年轻姑娘的两只眼睛闪着光。 

“你知道，卡蒂，”她说，“妈妈小时候肯定很逗人喜

欢的！我只要能见一见她当时的样子就好啦！妈妈她眼下

仍然很有魅力，并且年轻，卡蒂！我相信，她今儿个还能

从围墙上跳下来呢！” 

老太太直摇头。“瞧小姐您想些啥呀！不过，当初那

小丫头的确是每天每日都会闹出点新鲜事儿来的！” 

她正双手抱起膝头，准备继续往下讲，这时一股风掀

开了棚屋的木门；一只水鸟长鸣着从屋前飞过；从下面岸

边传来海水激溅发出的刷啦刷啦声。 

姑娘苗条的身躯冷不丁地跳了起来，站在老太太跟

前。 

“啊，你这骗人的卡蒂！”她大叫一声，同时恐吓地

举起了拳头。“我现在才发现，你想用你的故事把我走在

这儿，直到你的假金壳大怀表走到一字上，然后我就只好

回家见妈妈去啦！可这次，卡蒂！”她在老婆子面前姿态

优雅地行了个屈膝礼，就已经跑出门去，挥动小胳臂在空

中做起划水的动作来。 

老婆婆也跟着跑到门外，偶然若失地望着她的表演。

“看在老天爷分上，孩子！今儿个您不打算游到筏子边去

吧？” 

“为什么不呢，卡蒂？你知道，我会游！告诉你吧，

正是这样才有意思哩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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鱼儿和鸟儿， 

大风和大浪， 

全是我的伙伴， 

全陪着我游戏！” 

姑娘越过绿色的滩头地走向岸边，美丽的头颅转过去

对着狂风；轻薄的裙子在赤裸的小腿上翻飞。    老太婆

摇着脑袋走回棚屋中。她那小宝贝儿至少把鞋袜留在沙发

前了；她把它们整齐地放到一旁，然后从一个长颈瓶中倒

一些水在一只小铁锅里，点燃了酒精炉。 

“那孩子今天大概也会喝一杯的，”她说，从水架上

拿下一只棕色的小壶，把纸袋里的咖啡通过插在壶上的漏

斗干干净净地抖进壶中。 

可是她到底放心不下，就像只不知怎么竟孵出来一只

小鸟的母鸡似的，把脑袋探出房门已经好多次，这会儿干

脆跑到了岸边上。通向木筏的栈桥已经完全淹了，摇摇晃

晃的木板房似乎已与陆地没有任何联系。眼前是一片绿色

的汹涌的海水；对面的滩头地被海浪吞没了，海岸在她眼

中仅仅成了一条模模糊糊的绿色花边。 

“小姐！”她呼叫着。“小姐！” 

没有回答，风也许早把她的声音刮没了；可这时从筏

子旁边传来一阵击水声。老太太于是满意地点点头，一步

一步走回棚屋去。 

在对面第二只木筏上的大更衣间里，这其间那两个青

年男子也谈了许多话。生着一头褐色望发的大个儿是一位

年轻的雕塑家，他三个月前才从意大利和希腊回到故乡，

回到德国北部最大的那座城市；数天前，他再往北走了一



◆ 施 笃 姆 短 篇 小 说 选 ◆ 

─ 14 ─ 

 

段，来到这座滨海小城，以便再见到他的朋友；他和他一

起在德国南方上大学时结下了最亲密的友谊。他们这次聚

首的日子，还远远不够他俩相互报告自己别后的经历；他

们的经历太丰富，要谈的话太多啦。 

“你真的今天晚上就想离开，在我眼前唤起了这么多

美好的幻象之后，又把我一人撇在我的公文堆中吗？” 

年轻的艺术家望着自己的朋友，样子既像在微笑，又

像在沉思。“为什么你自己不拿起雕刀或者画笔来呢？现

在接受自己命运的这一安排吧，就像你那家族的谱系必须

接受你一样！” 

“可这并不成其为你今天必须离开我的理由呀！” 

“我必须离开，恩斯特！我答应过我母亲，至迟今天

早上便回到她身边去；再说你是知道的，我的布伦希德也

使我不安。”说时他用手挽了挠自己褐色的髦发，一双灰

色的眼睛炯炯发光，额头皱了起来，仿佛又已开始聚精会

神地工作似的。 

“布伦希德！”另一位重复着，“我仍然想不通，你怎

么偏偏会雕她！” 

“你没准儿还会问，赫库芭跟我有什么关系吧？这找

不知道；我相信，她有一天突然使我着了迷，但是⋯⋯” 

“但是，”他的朋友打断了他，“你必须在自己塑像的

基座上刻一条注释！为什么去那么古老的时代寻找素材？

仿佛不是任何时代的现实生活，都有着自己丰富的内容似

的！” 

“为什么？恩斯特呀！你说话的口气，几乎就像某位

大批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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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里亚摩斯王之妻，赫克托、帕利斯和喀山德拉之母。

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在谈伊美尔曼的《特里斯坦和伊索尔

德》似的。可时代与艺术家何干，是的，题材与他何干？

诚然，从我们凡人头顶上的天空中，必须降下能够启迪心

智的闪电，而它所照亮的事物，对于能看见它的人便是有

生命力的，即便它已变成了石头，酣眠在往昔的深深的墓

穴里。” 

说到此，年轻的艺术家的两眼兴奋得闪闪发光，就像

对面那位美丽的少女的眼睛，也因为充满对母亲的热爱而

闪闪发光一样。 

“咱们今天不必争论，”他的朋友说，亲切地抬起头

来望着他。“可这闪电何时才能亮起来呢？” 

“只要你虔诚并且敬仰诸神！然后就只需把重新苏醒

的生命提升到光明的境界中，而且我想你也该承认，我曾

经有过几次心明眼亮的时候，我的双手也是够坚强和圣洁

的。可是问题正在于，”他继续说，同时他的朋友也用力

握了握他的手，以增强他的自信，“我现在担心，我这次

看得不正确，或者，我回故乡的时间还太短，北方可怕的

瓦尔库菜还总是让古希腊欢快熙攘的众神从我眼前赶路；

甚至从这儿北海的绿色浊浪中，我还看见时时浮现出俄底

修斯的女救星洛科特亚的形象。饶了我吧我再也对你讲不

出什么道理来啦！” 

说话间，他们已经脱掉了衣服，走到了外面的筏子边

上，准备跳进海里去。 

两位年轻人都一样英俊极了，只是相比之下，艺术家

还略胜一筹；可惜除他俩以外没有另一位艺术家在跟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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